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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铁花，盛开在夜空中的浪漫
□ 岳慧杰

“灿烂如花绽夜空，流星似雨撒峦

崇。”逢年过节，或是遇到大的事情，我

们家乡都有“打铁花”庆祝的传统。

随着一声铿锵有力的“开炉”声，

铁水从炉火中汩汩流出，流到柳木勺

中，随即被匠人撒向空中，洒向事前搭

建好的“花棚”。刹那间，恍惚时，迷离

处，静谧萧瑟的冬日夜晚一下子姹紫

嫣红，流光溢彩、璀璨夺目。欢呼声，

惊叫声，喝彩声，打铁花的广场立刻就

变成了热闹的海洋，欢乐的天地。远

远地，听见打铁花的匠人大声地吆喝，

“一打政通人和，铁花献瑞；二打天降

百福，神州同乐；三打风调雨顺，五谷

丰登”……此情此景，就像一首诗所

说，“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

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

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打铁花之前的准备工作有很多。

首先，搭建花棚。选择一个比较空旷

的场地，搭建两层五米左右的一个四

方八角大棚，俗称花棚，花棚顶上铺

上一层新鲜的柳树枝，绑满各种烟花

鞭炮。在花棚的顶部正中还要树立

一根突兀的木杆，俗称“老杆”；然后

是准备熔铁的炉子以及一些铁块。

值得一提的是，准备的铁块必须是生

铁，而且生铁的纯度越高，打出来的

铁花就越漂亮；最后是穿戴保护措

施。大约 1600°的铁水，听起来就让

人心惊胆战。打铁花的艺人要把头

部完全护住，尤其是眼睛等敏感处，

佩戴安全帽和护目镜，但肩膀处却可

以光着膀子，方便即刻抖落掉落的铁

花，避免烫伤。

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功。”观众看到的只是打铁花艺人在场

地生龙活虎，游刃有余的精彩表演，以

及铁花在他们手中璀璨绽放的宏大和

美丽。但私下里，打铁花艺人除了一

次次地练习击打铁花的替代品，例如

沙子、水滴等，形成肌肉记忆，还要克

服面对近乎 1600°高温炙热铁水所带

来的心理恐惧。更不用说在表演期

间，表演艺人身上或多或少遭到铁花

的烫伤与灼热……所以说，世上任何

事情光鲜耀眼的背后，一定都有一段

不为人知的艰辛与努力。

打铁花，被称为“中国最古老的民

间社火”，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其中

又以“河南确山打铁花”最为有名，素

有“民间焰火之最”“中原文化奇葩”

“中华第一铁花”等美誉。2008年，打

铁花被正式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打铁花不仅是传承了

中华高超的冶铁文化，更是象征了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

“火树银花不夜天，今宵尽兴不归

眠。”冬日的夜空，不仅是绽放着耀眼

夺目的火树银花，更是彰显了中国古

人独有的浪漫与高超的才华。抬眼看

着广场上宏大热闹的打铁花表演，我

心里不由得想起了一首歌，“我何其

幸，生于你怀，承一脉血流淌，难同当

福共享挺立起了脊梁”。

百
家
笔
会

□
颜
士
州

琼
岛
叠
绿

琼
岛
叠
绿
：：

涤
清
尘
心
的
妙
露

涤
清
尘
心
的
妙
露

如果色彩有故乡如果色彩有故乡，，那海南的绿一那海南的绿一

定来自深海与雨林的合谋定来自深海与雨林的合谋。。它浩荡如它浩荡如

万泉河水万泉河水，，隐秘如红树根系隐秘如红树根系，，温柔如黎寨炊烟温柔如黎寨炊烟。。

如果色彩有故乡，那海南的绿一

定来自深海与雨林的合谋。它浩荡

如万泉河水，隐秘如红树根系，温柔

如黎寨炊烟。在这座岛上，绿是唯一

的主角，它将整座岛谱写成一首蓬勃

的生命之诗。

绿色的河谷

寒冬时节，伴随着《万泉河水清

又清》的优美旋律，我们驱车直奔万

泉河。万泉河因红色娘子军而闻名

遐迩，她的形象总与那严酷的斗争连

在一起。如今的万泉河载着一河清

澈，挽着两岸翠绿，顶着碧蓝晴空，悠

悠流淌着。

万泉河上游层峦叠嶂，水势湍

急；下游平坦宽阔，水流平缓。我们

乘气艇逆流而上。河两岸是茂密的

树林：有橡胶树、香蕉树、菠萝树、椰

子树、槟榔树，墨绿、灰绿、翠绿，树身

高高低低，树干棕白相间。这儿简直

就是热带植物观赏林，树林的倒影掩

映着身边的河水，河上不时游过一群

群肥大的番鸭。蓦然，从河汊中划出

一只竹筏，捕鱼者的红背心在满眼绿

色中像一团火。忽然眼前出现一片

沙洲，当地人叫它河心岛，岛边一片

金黄细软的沙滩仿佛正向我们驶来，

平缓地直铺到远处。

溯万泉河上行，驶过一段颠簸的

山路，只见一条山谷，仿佛空气中凝

聚着湿润的绿意。远远的一条瀑布

倾泻下来，呈青白色，蹦跳着、欢笑

着，一迭迭地从山上奔涌而下。瀑布

身边，是一条伴随着它的被老树野藤

掩映着的弯曲小路。

绿色的红树林

听当地人说这里有奇特的森林，

它既不深居在高山幽谷，也不发育在

肥沃的平畴原野，而是生长在一般植

物难以生存的港湾、烂泥和盐碱地

上。这引起了我强烈的兴趣，于是我

们来到了离海口市不远的东寨港。

当我们到达海滩时，正逢涨潮，

远看大海波涛起伏，只有在被海浪淹

没的滩地上偶尔露出了丝丝葱绿在

随波摇曳。过了一会儿，当海潮渐渐

退却时，眼前发生了奇迹，那郁郁葱

葱、枝繁叶茂的一棵棵绿树，就像突

然从地里冒上来一样，纵横几十里，

仿佛就是一片“海底”森林。

导游告诉我们，这就是红树林，

东寨港是国内著名的红树林自然保

护区。红树俗名叫枷锁树，并非是

红色的，而是绿色的。它是热带海

边泥滩上特有的植物群落。这种植

物喜欢扎根在盐碱、烂泥地，而且耐

高温。它具有奇特的功能，首先是

“胎生”，果实成熟后，仍会留在树上

发芽，等幼苗发芽以后，它会跟果实

随着风儿坠落泥土中，扎根成长；其

次它的根系相当发达，根部具有吸

收盐分的功效，又厚又硬的叶子不

但能减少水分蒸发，还有许多排盐

腺，所以能长年累月生活在海水

中。红树林还有减杀风浪的奇特功

能，所以人们用它作为建港的生物措

施之一。

绿色的苗寨

听说昌江县是长臂猿的家乡，那

里生长着大片的原始森林，保存着最

原始的黎族村落。

我们驱车前往时，没想到眼前的景

象，是连绵不断的陡峭高山，满眼是各

种野生的高大树木。我想，长臂猿生

活在这里，一定是自得其乐了，虽然我

们一只都没有发现。

虽是寒冬季节，我们穿着单衣，仍

觉得这里炎热如夏，好在沿途随时能

喝到甘美解渴的椰汁。无论是在山

野路旁、河畔堤岸，到处都是一排排

高耸入云、挺拔秀丽的椰林，树冠就像

半开的伞，为我们遮阴蔽日。圆圆的

果实一簇簇、一串串地悬挂着，摘下一

个剖开，畅饮着清凉甘甜的椰子汁，非

常惬意。

再往前不远处，一座座黎寨出

现在椰林深处，因为被高高的椰树

密密地环护着，不到近前是发现不

了的。树下是一座座覆盖着干草屋

顶的船型屋子。恰是中午时分，许

多黎族妇女，身穿自织的统裙在树

下乘凉，看到我们友好地微笑着。

一些黎族儿童，飞荡在自家的秋千

上，吃着烧玉米。这里的村寨，像沿

途的森林一样，有原始散落的，有集

中在一起的，几乎被大自然的绿色

覆盖着，好像就是这片土地生长出

来的一部分。

当车轮驶远，海岛的绿却在身后

无限生长，而我带走的不是相片，而

是温度的印记。原来真正的“绿”，是

生命与土地相互浸透的模样，也在

回望的每一次呼吸里，继续繁衍。
日出万泉河。 蒙海龙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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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秦岭以北的松针

开始收集银箔，

我却在骑楼老街

的凤凰木下，

收到你寄来的冰

晶请柬。

椰风蘸着咸涩的

蔚蓝，

在天气预报之外

虚构一场相遇

——你说这分明

是季风的恶作剧，

可我的睫毛为何

结出霜花？

原来你乘着北纬

三十度的寒潮南下，

把六角形的吻轻

轻印在我摊开的掌心，

顷刻便化作一滴

会害羞的春天。

（
散
文
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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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钟楼指针指向

午后，

你忽然消失于渡

轮拖曳的浪痕中。

只有湿润的柏油

路上，

几处迅速消瘦的

印记，

像未写完的十四

行诗。

卖椰子的小女孩

递来青皮果实：“阿叔，

喝椰子水”。

我仰头饮尽这清

甜的告别

——原来你早已

将整个冬季，

藏进海岛最柔软

的果核里。

2
世纪大桥的斜拉

索突然成了五线谱，

那些白色的音符

时而停在帆船桅杆，

时而跃入南渡江

的微波。

卖清补凉的老阿

婆说，

这是仙人把北方

的云揉碎了撒欢儿。

我们坐在西海岸

的礁石上，

看浪花与雪花跳

一支错拍的探戈，

你呵出的白雾缠

绕着我的热带往事，

像两种季风在交

换年轮里的秘密。

3
火山口公园的玄

武岩孔隙里，

藏着昨夜你留下

的星图。

我用一片木棉叶

承接那些易逝的精灵，

它们却在触及叶

脉的刹那，

绽放成荔枝蜜色

的光斑。

你说这才是真正

的雪：

不需要覆盖什么，

只为证明世间所有

相遇都是液态的永恒。

此刻电动车的后

视镜里，

我们呼出的白气

正与三角梅的暗香，

编织一条无形的

围巾。

4

绿意葱葱的山林。 蒙海龙 作

天涯诗海

春运，
一场团圆的奔赴

■■ 魏益君

思念如检票口的长龙

向着家的方向

缓缓地蜿蜒

它裹挟着一年的疲惫

也沉淀着一年的收获

在人潮涌动中

汇入归途的洪流

广播声声

穿透了冬日的寒霜

行李箱的滚轮

在候车厅的地板上

奏响了归途的乐章

留下匆匆的回响

车厢里

挤满了归心似箭的脸庞

无论是低头沉默

还是谈笑风生

每一张脸

都写满了对家的眷恋

列车飞驰

载着人们的梦

向着家的方向

一路奔跑

一路欢歌

春运，一场盛大的迁徙

它跨越山川

跨越河流

只为那句“回家过年”

只为那一场名为团圆的奔赴

春韵序曲
■■ 刘博文

轻弹四季弦

用温馨和欢乐

连续着浪漫的心绪

阳光洒金流银

柳芽新萌多姿地摇曳着

燕子吹响了响亮的笛子

松鼠弹拨着冬不拉

小鸟在嫩芽丛中觅食

布谷鸟呼唤点瓜种豆

农夫春耕的吆喝声

翻开了大地的新篇章

春把天地缩的无限小

小草小苗多少小小芽

迎春花携带着百花灿烂

一切开始了轮回的旅行

抓一把春洒满心田

闻到甜甜的味道

听到大地的心跳

枯荣的时空转换

生命中最有意义的蝶变

拥抱春天成为深情的默契

岁月无语惟春有情

留 白
■■ 李顺星

黄昏漫上来时

我斜倚一块冷碑

身影陷进草的沉默

墨痕在纸页上冷却

笔杆搁在膝头，成了孤独的

坐标

风过，草叶轻颤

一只蝴蝶翩然而来

不叩门，不言语

只立在头顶的花枝

替我撩开眼帘的雾

眺望——

那片被文字耽搁的春天

正漫过田埂，鲜活如初

城市“闲鱼”
□□ 程应峰

都市表情

每次从水边走过，看见水中悠

游的鱼，无论大小，我都觉得它们很

悠闲。

但我知道，它们也要觅食，也要

面对生存的危机，但在蓝天白云下，

在波光水影里，它们所处的状态看

起来确实很轻盈，很美丽。它们抑

或游进山影里，抑或游进云影里，抑

或置身在一碧如洗的蓝色背景里，

抑或躲进了水草之中，抑或沉入了

深深的水底。它们静静地游着，静

静地思量着，静静地感受着这水面

上下的大千世界。它们有爱热闹

的，有偶尔凑一凑热闹的，也有特别

爱清静的。正因如此，它们或是成

群结队，或是自个儿独处。这是鱼

的状态，你看不出它们有多少离奇

的心思，多么复杂的思想。怪不得

庄子站在秋水边，会同惠子争论“子

非鱼，焉知鱼之乐”这样一个意味深

长的问题。

有个“闲鱼”二手交易平台，是

专门交易闲置用品的。这“闲鱼”以

旧物互通的功效，力促物尽其用，让

消费者从中以最低的购置成本拥有

最实在的价值。这样一个平台，其

崛起的力量源头，正是一群“闲鱼”

一样的年轻人。它起始于电玩界单

机游戏激活码、手柄、主机等二手交

易；到后来，有了书籍、CD等比较具

有文艺气息的物件的交易；随之，各

种闲置旧物的交易接踵而来，低于原

价一大截的售卖，让“剁手族”在莫可

名状的忧愁中，让闲置交易更具备

了往复循环的可能。

这是属于城市“闲鱼”的一种互

动互通式交流，凸显着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凸显着买

与卖的灵活性。

在现代都市，也有一群看似悠

闲的“鱼”，他们以他们的方式生存

着，他们宅居在家，就像生存在一潭

清冽的、自由的水域里一样，做着自

己想做爱做的事情，或文案、或网

游、或营销……当然，在他们看起来

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背后，也有他

们的快意和苦闷，欢喜和哀愁。

当然，有更为务实的“闲鱼”。

有个 90后公务员辞职当健身私教，

原因是他想要更多的自由，更想做自

己真正喜欢的事儿。很快，他凭高颜

值和一身腹肌圈粉无数，并通过分享

自己健身体会，让找上门来求指导的

人越来越多。他非常享受自己的生

活状态，在别人看来，他就是一条城

市“闲鱼”，有些悠闲自在，有些“不务

正业”。但正是这样一条“闲鱼”，游

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梦想的天地。

推开阳台门的时候，我一眼望

见了那两枝梅。

其实也不算特别意外，妻子早

上出门的时候就提过一句，路边的

梅花开了。没想到她真的折了两支

回来，还拿了个玻璃瓶插上。我惯

常坐的小转椅旁，木方桌擦得很亮，

两支梅枝斜斜地倚在瓶口，红艳艳

的，猛地撞进眼睛里。

这才回过神来，立春已经过了。

今年的冬天好像忘了如何寒

冷。腊月里的天气暖得不像话，眼

下二月底了，天也软了。风从纱窗

缝里钻进来，扑到脸上是毛茸茸的，

有阳光晒过的味道。梅枝上的花苞

大多仍然裹得很紧，只有少数几朵

开花了，花蕾尖上露出一点点红艳

艳的颜色，就像小女生刚抹上胭脂；

还有两三个性子急躁的花苞，已经

松散地开了，薄薄的一层花瓣可以

看见里面嫩黄色的花蕊。

坐在转椅上，翻开已经读了一

半的书。目光总是偏向一边，花影

正好落在了书页边缘，枝条线条淡

而清瘦，阳光一过，影子就慢慢地爬

到字行之间去了。后来干脆不看

了，看着那影子发呆。

梅枝来得正合时宜。年前忙

碌，年后懒散，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了。没有了那抹红色的话，我大概

还以为自己在年关前后的那段日子

里一直在转圈呢。

下午出门办事，地铁车厢里满

是倦怠的气味。直到某一站，涌上

来一群人。四五个中年妇女，大包

小裹地走着，声音很大，把沉闷的空

气撕开了一道口子。穿的是半新的

羽绒服，脸上有长期劳作留下的痕

迹，皮肤粗糙，但是眼睛里却有光芒

闪动。她们大概是一起做工的老

乡，这会儿结伴回乡。

“我家的小崽子打电话说考了

满分！”靠在门边的人声音里带着

笑意。

“可不是嘛，我家那个也……”

另一个接着说，还没说完就自己先

笑了起来。

她们谈论收成、家里的新房，还

有明年要到哪里工作,话语间夹杂着

浓重的乡音，高兴的时候有人用手比

划着，有人拍打着同伴的胳膊，眼角

的皱纹中流露出真实而满足的笑容。

我靠在角落里静静地听着，拥

挤的车厢中，她们的笑声好像撑开

了一片天地。她们是在回家，在回

到那片属于她们的春天里。

那一刻，我想起了阳台上的梅

花。那一抹红正静静地述说着季节

的更迭，而眼前的人们，用笑声、眼

神和皱纹中流露出的光彩在诉说着

另一种春天，那是扎根于生活中的

收获、团聚和希望的春天。

原来春讯不止在枝头。

傍晚回家之后，我又去阳台上

坐了一会儿。暮色中的梅花已成暗

紫色，唯有花瓣边缘仍残留着一点

金黄。

我忽然觉得，这个寻常的黄昏，

被一瓶偶然的梅花，和一群陌生人

的笑容，填得满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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